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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疼痛幸福的疼痛
□□ 夏雪飞夏雪飞

前两天，我因出汗后受

风，身上起了成片的小红疙

瘩，奇痒无比。去医院一检

查，医生说是荨麻疹，开了些

药。吃了两天，疙瘩虽消退

了 ，但 疼 痒 之 感 仍 未 完 全

消除。

邻居王叔前年莫名起了

疙瘩，起初不疼不痒，发现时

已过了两天，双腿呈现出一

片对称的红疙瘩。去医院检

查后得知是过敏性紫癜。这

病反反复复，折磨得王叔不

轻。他不敢运动，不敢干活，

稍微多走些路，就会渗出一

大片红疙瘩。这些疙瘩可不

一般，据说是从毛细血管渗

出的血丝形成的，严重起来

会导致肾衰竭。王叔治了两

年才痊愈，他心有余悸地说：

“这疙瘩不疼不痒，却能从血

管渗出来，真是太可怕了。”

王叔还感慨：“老话说，疼痛

的疙瘩好治，不疼不痒的疙

瘩难治，还真是这个理儿。”

我听了，暗自庆幸自己的疙

瘩有疼痒之感，至少它在慢

慢好转。

我有个从小一起长大的

闺蜜，不幸遭遇车祸，所幸并

无大碍，只是小腿骨折，在医

院接受治疗。我去医院看望

她时，她正疼得龇牙咧嘴，不

停地叫唤。这时，闺蜜临床

病友忧伤的话语传来：“你应

该庆幸，疼才有救呢。我现

在特别希望我的右腿能有知

觉、知道疼，可它现在一点感

觉都没有，医生说要是再没

疼痛感，就得截肢了。”说完，

那位病友用力捶打着毫无知

觉的右腿，痛哭流涕。闺蜜

听了，立刻安静下来，不再

吭声。

几天后，我再去看望闺

蜜时，看到临床那位原本忧

郁寡欢的病友正在家人搀扶

下试着走路。走了几步后，

她突然大声呼喊：“医生、医

生，快来！”医生赶来后，她激

动得语无伦次：“医生，我的

右腿感觉到疼了，真的，有疼

的感觉了。”后来，闺蜜康复

出院回家疗养，那位病友的

病情也有了好转，更令人欣

慰的是不用截肢了。那位病

友逢人便说：“感谢疼痛带给

我新生……”

我又想起单位院里那棵

粗壮的老柳树，遭遇了一场

罕见大雪，树枝被压断，整个

树冠都被雪砸塌了，颓败地

躺在地上。因影响道路通

行，园林工作人员把柳树的

枝杈全锯掉了，只剩下光秃

秃的树干。我想，要是柳树

能表达情感，当时一定会哭

诉那钻心般的疼痛吧。然

而，春暖花开之时，那棵光秃

秃的柳树竟重新抽出了枝

叶。柳树这份超强的生命力

深深震撼了大家。

可见，疼痛或许是幸福

的开始。

黄桃罐头黄连水黄桃罐头黄连水

前不久我读了一本书，

是“故园风雨前”写的随笔集

《幸得诸君慰平生》。全书笔

调诙谐，如一支穿云箭射出，

让人从一本正经的憋闷中吮

吸到了清新的味道。尤其她

在书的后面部分说出了这样

一段话，让我一下子茅塞顿

开，焦虑全无。

她说：“原先一直以为青

春就指青春期，差矣差矣，青

春说的是某人一生中能够识

别、享受美好的时期。所以

有人终生是青春，而另一些

人终生都没有经历青春。”

嗨 ，你 瞧 人 家 ，说 得 多 么

道地。

我们学过一个成语叫做

静水深流，如果你不解其意，

从老子的“光而不耀，静水流

深”中或许可见一斑。人生

如水泉，拥有力量的从来不

是外援，而是其内在，只有水

足够深，才有力量搅起滔天

巨浪。生命的深泉涌动也是

需要能量支撑的，而能量的

来源全凭自己修炼。

有人焦虑地嚷道：“别人

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而我

一出生便是家徒四壁。”也许

因为含着金钥匙，生活中就

会有很多的诱惑和羁绊，而

一无所有正可以心无挂碍地

一往无前野蛮生长。如果我

们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

来充实自己，那我们内心的

能量值就会悄无声息一路飙

升。而这样的你，早已超越

自然年轮，风华常存，青春

永驻。

内 心 丰 盈 的 你 像 一 棵

树，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

在风里飞扬，你活出了自己

的姿态，这种姿态的名字就

叫青春。这个时候的你浑身

是劲，手头全是要做的事情，

忙碌并快活着的你早已将焦

虑赶出了自己的情绪圈。

其实你根本不用焦虑其实你根本不用焦虑
□□ 王丕立王丕立

最近气温骤降，毫无防备

的身体被冷气成功“袭击”。

下午 3 点，伏案写作的我突然

打了个冷战，心想：“坏了，这

怕是又要感冒了。”

果然，到了晚 7点，四肢无

力，腰背有了酸痛感。原以为

这感冒程度也就如此了，谁料

身体又很快报警，整个人仿佛

一下钻入了冷窖，于是不得不

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缩进了棉

被里。全身颤抖的我看着桌

上放置的两瓶黄桃罐头，一时

心生涟漪，想起了小时候与感

冒做斗争的经历。

那时母亲总会把我塞进被

窝，严厉叮嘱我：“晚上绝不能

把头伸出来。”这是母亲传授给

我的“闷被大法”，本意是要让

身体快速出汗，把病毒“闷死”。

这法时灵时不灵的，有时到了

第二天仍不见好转，母亲便会

用中药黄连熬一壶黄连水。

我是极讨厌这东西的，于

是朝母亲嘟囔：“妈，不喝黄连

水行不行？”

我 母 亲 严 厉 地 说 ：

“不喝哪行啊？不喝能好

起来吗？你给我老老实

实地喝。”

我无奈，只得皱着眉头，

在肠胃的剧烈翻滚中把黄连

水一点一点地挪进嘴里。等

喝了一天后，我便已能下地。

原以为苦日子就要到头了，却

不想母亲又把一碗黄连水递

向了我。

我像见了鬼似地嚎叫 ：

“妈，我都快好了，我不用喝这

玩意儿了！”我妈冷笑：“由着

你了？痛快点，早喝早结束。”

我拗不过她，只得磨磨蹭

蹭地把碗接了过来。

黄连水喝多了，嘴巴总是

苦涩无味。有次一个亲戚来

我家串门，手里提了一箱罐

头。客人走后，我把罐头箱打

开，就见一个个瓶子里挤满了

黄澄澄的黄桃。

我兴奋地朝母亲喊：“妈，

妈，拿勺子，给我开瓶罐头。”

等黄桃的甜与苦涩的嘴

碰撞，仿佛久旱逢甘霖，身体

一下受了刺激，我忍不住感

慨：能在生病时吃上黄桃罐头

算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吧。

这么吃了一次，黄桃罐头

的滋味便再也忘却不去。有

好几次感冒，我对母亲苦苦哀

求：“妈，给我买几瓶黄桃罐头

吧，我的嘴太苦了。”

我母亲一个劲儿地摆手：

“想什么呢？良药苦口，你给

我老老实实地喝黄连水。”

“唉。”我叹了口气。母亲

不准我吃罐头，我只能在脑海

里回味它的滋味了。

长大后 ，身上多了些零

钱，一旦有了感冒的征兆，便

会在超市买上两瓶黄桃罐头。

等身体转好，便把两瓶罐头全

部撬开，以庆慰身体之苦。

回想过往，黄桃罐头与黄

连水就像生活里的苦与乐，一

个充实的人生，本就该是苦甜

交织。只有经历了苦的折磨，

才会深切感受到甜的滋味。

冷气持续发力，我的胸膛

却涌出一股熊熊烈火。我想：

来吧，都来吧，无论病毒如何

肆虐，我必将抵抗到底。我渴

望在暴雨初歇后，品尝黄头罐

头里的那抹“甘甜”。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夜

晚的散步成了我与妻共享宁

静的仪式。每当夜幕降临，乡

镇的喧嚣逐渐退去，我和妻便

踏上那条熟悉的小路，开始我

们的夜间漫步。

我的步伐总是坚定而有

力，仿佛还带着几分军人时期

的雷厉风行，而妻却喜欢慢慢

走，走走停停，她的眼中总能

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那天晚上，月色如水，我

们散步至桥上。我已经走到

一半，妻子仍在后面悠悠地晃

着，似乎整个世界都随着她的

心情慢了下来。

突然，她轻声呼唤我，让

我停下脚步，指向桥下。桥上

的灯光并不明亮，但足以勾勒

出桥下幽深的轮廓，河水在夜

色中流淌，如同墨色的绸带，

静静地向东延伸。

“你看，那是什么？”妻的

声音里带着一丝神秘。我顺

着她的手指望去，只见桥下的

水面上，两团翠绿的水草紧紧

相连，形态奇特，宛如两只面

对面的天鹅，脖颈细长，身躯

丰满，它们静静地依偎在一

起，仿佛在月光下低语，又似

在深情对视。

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它

们无声的对话，感受到了那份

宁静而深远的爱意。我想拿

出手机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

却发现在昏暗的光线下，任何

电子设备都无法捕捉到这份

自然的美。

就在这时 ，一阵微风吹

过，水面泛起了涟漪，那两只

“天鹅”随风轻轻摇曳，随后缓

缓分开，渐行渐远。我不禁遐

想，它们是否也在享受着自己

的“散步”，在这宁静的夜晚，

探索着属于它们的世界。

妻在一旁感慨：“这两只

天鹅太美了，比真的天鹅还要

美。”我点头赞同，补充道：“是

啊，如果是孤零零的一只，可

能就少了这份情致和韵味。”

妻笑了，那笑容里藏着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我的柔情。

我放慢了脚步，与妻的距

离更近了一些，这时才发现，

原来路边的风景如此迷人，每

一处都藏着生活的诗意。

散步继续，我们遇到一对

老年夫妇，男的左腿有点瘸，女

的后背有点驼。他们相互搀

扶，步伐蹒跚却坚韧；他们走出

一道绝美风景线。看着这一

幕，我想起了自己与妻的未来，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愿我们也

能像这对老年夫妇一样，手牵

手，肩并肩，共同走过每一个春

夏秋冬，同担共苦，不离不弃。

这次散步，不仅让我领略

了自然之美，更深刻体会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美，以及

生活中那些不经意间的温馨

与感动。

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风

雨兼程，我都愿与妻一同前

行，用心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份

美好，让爱如这夜色中的河

流，悠长而温暖。

散步之美散步之美
□□ 李志杰李志杰


